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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学 术 站 起 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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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送走了２０１２年、本刊进入新的发稿年之时，正值党的十八大刚刚开过。在经历了三十多年改革

开放、中国巨大发展之后，十八大又吹响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集结

号，继续书写中华民族“千年之未有的大变局”最绚丽的华彩篇章。本刊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的综合性学

术刊物，期待着刊登更多的反映中国人民伟大实践并引领时代前进的优秀研究成果。

　　出于这种愿望，在此我们首先要破题提出的观点是：中国正经历的伟大变革实践，为我国人文社会

科学的大发展和创造性优秀科研成果的产生，提供着不尽的源头活水，但不能反过来说伟大的变革实践

就一定会出现与之匹配的优秀成果，我国目前的学术界就处于这种很纠结、很尴尬的状态。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我国的发展在人类历史上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奇迹，坚实地踏上了民族繁荣、富

强、文明的复兴之路，初步实现了民族崛起的愿望，创造了不少吸引世界眼球的中国故事。但我们的人

文社会科学学术和思想的创新能力严重不足，理论落后于实践，讲不好自己的故事。我国每年发表的人

文社会科学论文数量十分庞大，构成了繁荣的表象，但在这些数量庞大的论文中，有多少有价值的学术

产品？到目前，我们找到自己的学术立场、学术视角和研究范式了吗？我们形成了足够解释自己的文化

和发展经验的学术话语了吗？我们又涌现出几多有世界影响力的学术成果和大师级学者？在全球的人

文社会科学领域，我们又有多少话语权和由我们定义的核心概念？等等。这些都是值得我们认真思索

和严肃对待的问题。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的一句话会刺痛中国每一个有使命感学人的心：“不必担

心中国的崛起，因为她不向世界输出思想。”我们且不论她这句话是否含有西方霸权的心态，但确实值

得我们反思。由此我们提出的问题是：中国发展的伟大实践同人文社会科学创新能力不足，即理论落后

于实践，构成我国人文社会科学最强烈的问题意识。

　　鲁迅早在八十年前就告诫过中国思想界：“想在现今的世界上，协同生长，挣一地位，即须有相当的

进步智识，道德，品格，思想，才能站得住脚。”这句话也是提前说给今人听的。１９４９年中国获得了民族

独立解放，在政治上站起来了；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如今，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力强

盛，腰板也更直了，但在社会科学领域还不能说我们已经完全“站起来”了，我们的腰板还不够直。“站

起来，别趴下”，这就是我们必须直面和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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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哪些因素限制了学术和思想创新能力的提升与优秀成果的产生呢？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

题。人文社会科学学术作为一种特殊的知识生产，有自己独特的发展条件、发展规律、运作机制和脉动。

从促进中国学术发展的角度，我们试着提出以下问题供讨论。

　　第一，如何增强学术自信和主体意识问题。我国目前的社会科学研究存在的一个主导倾向是，运用

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知识体系的理论与方法来解释中国的问题。这种状况的形成有个历史的来龙去脉。

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丰富的人文与社会思想，但作为学科和科学形态的形成却源于西方。近代以来一些

睁开眼睛看世界的知识前辈开始把西方人文社会科学著作译介到中国，并在中国逐步落地生根。改革

开放以前，由于奉行“左”的思想路线，长期把西方人文社会科学拒之门外，停止了正常的学术交流活

动，造成了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停滞和落后状态。改革开放打开国门之后，面对中国人文社会科学

落后甚或空白的局面和自鸦片战争以来长期形成的民族文化自悲主义的心结，于是发生了从有益的借

鉴变为平移西方理论的情况，再由于对自己文化持悲观主义的同时，却对西方理论产生了文化浪漫主义

情结，于是认为西方的理论一切都是对的，从而引发“西化”思潮的泛起。“西方理论，中国验证”，成为

一种普遍的研究模式，一些名校也片面地强调“国际化”，“与西方接轨”，以能在西方杂志上发表文章为

最高评价标准。

　　需要指出的是，学界长期存在“中西”之争和近些年的“全球化”与“本土化”之争，但这种争论背后

显示的却是学术自信问题，症结是是否确立了从中国实践出发的主体意识问题。有了学术自信，才会有

学术自觉和学术自强，才会有主体意识，并从中国自己的实践需要出发去广泛吸收、融会中外古今一切

有益的学术资源，理直气壮地排除西方和“国粹”中消极、无益的东西，从而在推动和引导中国实践发展

的同时，实现学术理论自身的创新和发展。我们期待着中国学者能重新定义由西方学者定义过的人文

社会科学核心概念和创新研究范式。讲“全球化”，内在地包含着各国各民族多元化、本土化的问题。

当今的中国只有从自己民族复兴的伟大实践出发，从自己特有的对社会行为的整体性、综合性把握的认

知和思维方式的文化特点出发，并广泛借鉴国外的一切有益的学术思想，努力形成中国自己的研究范式

和话语体系，才能得到世界的尊重，并为全球的人文社会科学发展作出独特贡献。从这个意义上说，

人文社会科学同样符合一个道理：越是中国的，才越是世界的。中国是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国情复杂

的大国，把中国的问题说清楚只能靠我们自己，果真如此就会产生一百个具有诺贝尔奖获得者水平

的学者。

　　在此，我还想引用两位中国学者在谈到关于树立学术自信和学术主体意识时发表的见解。一位是

张五常先生在接受凤凰网采访时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了很大成绩，这期间凡是做对了的事都是独

立思考的结果，而做傻事都是照搬西方的。《中国震撼》作者张维为在接受《光明日报》记者采访时说得

更具体：“我一直认为中国的崛起一定要伴随中国话语的崛起，否则这种崛起是靠不住的，甚至会前功

尽弃。没有话语自信，自己做对的事情也会被看做是做错了，或者只被看做是过渡阶段的事情，最终还

是要放弃的。”“一些对中国模式没有信心的人，主要是过于迷信西方模式，但我在西方生活过２０多年，

走访过除冰岛以外的所有的西方国家，我了解西方制度的长处和短处，西方今天全面走下坡是不争的事

实，原因是它的短处越来越压倒了它的长处，这也是我看衰西方模式的主要原因。西方模式的短处主要

缘于这个模式所信奉的三个假设，即人是理性的，权利是绝对的，程序是万能的。现在看来这三个假设

一个都站不住脚，这三个假设是西方模式的‘基因缺陷’。西方自己的问题堆积如山，找不到解决的方

法，而我们一些人还是言必称西方，对我们这样在西方长期生活过的人来说，确实感到有点贻笑大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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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如何增强人文社会科学学者的独立自尊和批判意识问题。精神生产在本质上是自由的创造

活动，一切创新都需要独立思考和具有批判思维。我国的人文社会科学曾长期受到僵化意识形态的管

控，改革开放以来这种局面大为改观，但在现实的学术生态中仍难免存在某种路径依赖，如存在某种官

方话语要求学术话语与之对口径，使学术停留在对现行政治和政策的简单解说层面。这种按规定动作

进行的社会科学理论研究，很难揭示“真问题”和反映“真现实”与群众的心声，自然也不会有创造力。

用这种无效的理论去宣传、去教育群众很难入脑入心。反之，体制内知识生产的失效和缺乏感召力及影

响力，必然导致理论和精神生产的体制外运行，从而出现思想和理论混乱的局面。还有的情况是，学术

为某些官员先定的拍脑门决策意图进行“科学决策”的学术包装，其学术行为不是进行独立的研究，自

然谈不上有创新和创意。

　　在我们的社会中，官员和学者在推进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中有高度一致的目标，但扮演的社会角色

不同。作为知识分子阶层的学者，不是“参与上天的启示”的使者，但他们所担负的社会责任却是以自

己的智慧与良知向社会提供精神价值和思想的力量，探索和反映社会的趋势，用自己的话语资质发挥思

想的引领性作用。他们履行这种社会角色需要有自由、独立的精神空间。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是一个

“相对不受束缚的知识阶层”（曼海姆）。为此，职业责任要求他们有批判思维，敢于秉笔直书，具有自尊

自立的气节和人格，对人民高度负责，以建设性批判态度参与到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中来，而不是采取

犬儒主义和功利自守的人生态度。

　　第三，如何创造体制、机制的良好学术生态环境问题。我国目前在很大程度上实行的依然是高度行

政化的科研管理体制。这种体制主要通过对科研经费、评奖、评职等学术资源的权力控制来运行，这种

“官本位”体制会带来很大的负作用。比如，容易形成过分注重短期政绩效应和意识形态的效果而忽

视科研的实际效果，也容易产生违背科研规律的倾向，以及导致急功近利、学术浮躁、学术腐败，使真

正的学术人才难以涌现等情况。

　　在现行的学术体制和机制中，目前学界议论较多并引起学人焦虑的一个问题是，普遍实行的极端的

量化学术评价制度与绩效考核手段，出现了“以量代质”、“以刊代质”、迷恋核心期刊等情况，在目前的

学校和研究机构中，量化模式渗透到科研各环节到了无孔不入的地步，而且教师和科研管理人员的生存

发展资源都与之挂钩，带来的危害极大。我们常说学术研究要“十年磨一剑”，但现行体制下谁这么做

一定没饭吃，必然造成“逼良为娼”的后果，其中又特别贻害青年学者的成长，同时也助长了学术期刊向

钱看的不正之风和造成核心期刊制度的异化。这种学术评价的量化模式是学术机构高度行政化的结

果。目前学界对这种管理模式已发出了很多反思、批判的声音，到了需要采取实际措施以解决的时候

了。解决体制性问题的难度很大，因为它涉及权力和利益关系，唯一的办法只有通过深化改革。

　　行文至此即将搁笔之时，我所在的城市哈尔滨正经历多年少有的寒冬，窗外白雪纷飞，但写作此文

所寄托的情思却使我心里暖意融融。今天的中国正处于人类历史最激动人心变革的中心地带，伟大的

变革孕育着伟大的思想。中国历史上曾有过被称做像春秋战国时代那样的百家争鸣、群星灿烂的“轴

心时代”，那时创造的思想一直哺育着今天的中国和世界。我们期待着全球化中的中国出现新的“轴心

时代”。我国的学者应以高度的理论自信和自觉，以对人民、对民族、对历史、对实践高度负责的使命感

为此作出努力，让中国的学术真正站起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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